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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进序曲

入冬了。越野车像一头结实的西部
牦牛，缓缓驰出西宁市后，一拐弯，就驶上
青藏公路。

这是条“天路”。它由低到高，一直通
往拉萨市。“拉萨”在藏语里意为神仙居住
的圣地，处在雪山环绕之中。应该说，这
条称作109国道的公路，时而笔直伸展，
一望无际；时而盘旋山间，逶迤而去。

车载音响正在播放《大中国》：“我们
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
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
与黄河……”

哦，我们此刻正在西进，其方向就是
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啊。在西部大开发的
征程中，我将以文字来展现西北城市建设
和沿岸风光，于我是颇为幸运的。

长江、黄河，梦里唤它多少遍，此番可
真正一睹它最初的容颜了。能亲眼见一
见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与
两岸的丰茂，内心的激动实在无法平抑。

我忽儿想起了曾经朗读过的诗篇《西
去列车的窗口》。那种走向西部的豪迈情
绪曾深深地感染过我，激发起我对西部的
向往。今天，过了这么多年，意想不到的
是，这一切竟成了现实。

透过明净的车窗玻璃，我贪婪地阅读
着西部。古人云：“读万卷书，走万里
路”。我想，读大自然这部大书，生动而形
象。

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雪。远处的山
坡上，积雪还没有融化。深褐色的山上，
仿佛到处撒满洁白的棉絮。山脊的背阳
与向阳处，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反差，也使
山坡增加了立体的感觉。

我兴奋地说，再下几场雪，银装素裹，
景色更好看了。当地的朋友指着山坡上
的牦牛和绵羊说，雪越大灾越大，牛羊会
因找不到牧草而成群饿死。

是啊，那些牛羊多么可爱。远远看
去，漫山遍野都是它们的踪影，那么悠闲
地享受着阳光赐予它们的温暖，随心所欲
地啃啮着牧草。假如没有大群大批的牛
羊，西部的风味将会逊色多少啊。

藏族牧民身穿宽大的藏袍，与牛羊为
伴。在白色的雪山和羊群的映衬下，绚丽
多彩的藏袍显得格外夺目耀眼。路边停
着崭新的摩托车。当地人说：如今牧民不
骑马，摩托来去真潇洒。这可是今日藏民
的新气象。

“风吹草低见牛羊”。多么富有诗意，
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西部特有景色啊。
据查，这里藏着煤、油、镍、铜、钾盐等巨量
的矿产，价值达三十三万亿元。这可是西
部建设的资源优势。

司机看了看车表，说已经到海拔三千
多米了。不知不觉从西宁出发后，我们身
处的海拔高度又上升了千多米。海拔越
高，越显得寒冷，从近景到远处，群山一片
白茫茫的。在上海，已好多年未见冰天雪
地的景观 了。我连忙招呼司机停车，跳
下车来，一边拍照，一边乐得像小孩似
的。等这一阵忙乎过，我才感到身子有点
轻软，心跳在加速，浑身血液在膨胀。这
是典型的高原反应。

嗨，往后的日子我得悠着点，慢慢适

应这高原气候。而那些长年累月生活工
作在青藏高原的人们，可以想像得出，他
们付出得更多。他们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从体魄到性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内蕴的可
贵精神。

玉树掠影

西部是苍凉的，是贫瘠而单调的。然
而，到了玉树，却是别有洞天，仿佛到了一
个新天地。玉树是西部的江南，有着“高
原水乡”的绮丽风光。

玉树，全称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它地
处青海省的西南部，位于青藏高原的腹
地，面积有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江、浙
两省的总面积。玉树的周围是山的王
国。巴颜喀拉山横卧于东，可可西里山绵
亘于西，南面的唐古拉山神秘莫测，北面
的昆仑山银装素裹。

在山的怀抱中，静静地躺着一大片高
寒草甸草场，行走其间，宛如遨游在绿色
的海洋里。正值植被丰茂，牛羊肥硕时
期。在辽阔的大草原上，生长着八百余种
牧草，这里不仅是西部牦牛和藏羚羊的生
息之地，也哺育着众多野生食草动物。

漫步在玉树州首府结古镇，满眼是身
着艳丽藏式服饰的藏族同胞。据介绍，有
二十多万藏民生活、工作在玉树。看他们
一只胳膊从宽大的袍袖里露出来，显得潇
洒而剽悍。而藏族姑娘更是十分讲究装
饰，除了耳饰、项链、手饰，最为引人注目
的是她们的头饰。她们多将头发梳成几
十根小辫，戴上镶有双层彩边的绸缎辫
套，自头顶垂于腰间，上嵌珊瑚、玛瑙、松
耳石、琥珀等贵重之物。这些饰物大都有
着吉祥幸福的象征意义，五颜六色，满头
生辉，飘逸出藏家女的独特风韵。

每当春暖花开的季节，玉树草原一片
碧绿，到处绽放着一束束、一簇簇灿若云
霞的各种野花，宛如一幅尽善尽美的天然
画卷。此刻，玉树“康巴”人歌舞表演就拉
开了帷幕。舞姿雄浑古朴、粗犷豪迈。“会
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对康巴
人来说，仿佛能歌善舞与生俱来，所以没
错，都说玉树草原是“歌舞的故乡”。

更为值得一书的是，玉树是中华民族
母亲河——长江与黄河的发源地。唐古
拉山格拉丹东冰峰上，常年挂着一条条冰
凌，似流似停的冰水，从崖壁上丝丝流下，
汇成涓涓细流，这就是长江最初源头。初
始为一片沼泽，在襄极巴陇与沱沱河汇
合，始称“通天河”。通天河从西到东，流
淌在玉树草原上，横贯近千公里，哺育了
玉树草原的物茂昌明。

藏民称通天河为“珠曲”，意为“牛奶
的水”。传说，玉皇大帝的一条牦牛奉命
下凡，被美丽的玉树迷住了，它动情地登
高一呼，鼻孔里喷出了两股清香的奶水，
撒满了草原，玉树更加妖娆富庶。玉皇大
帝得知后，愤然指牛为石，牦牛便成了石
头，俯卧在玉树草原上。而从石缝里喷出
的带有奶香味的泉水日夜不息，汇成了今
天的通天河。河水中有一牛状青石，传说
是牦牛的化身。从此，通天河的清水长
流，成为玉树人的骄傲。

设想一下，如果站在渤海边的鲁北平
原上，仰望玉树高原的黄河源头，黄河之
水从数千米高处凌空飞流直下，如同一座

巨大的天然水塔，一挂壮观无比的浩大瀑
布，这场景，令人叹为观止。

黄河源头卡日曲形如溪涧。那水，没
有一丝黄色，如雪水般纯洁，雪山般慈
祥。我平生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清澈的
黄河水。

源于玉树高原的长江黄河，各支流组
成的扇形水系就有十多万公里的面积。
这里，有山就有水，水光与山色共映，大河
小溪纵横交织，构成了江河源头特有的山
水长廊。玉树，比起江南水乡山清水秀的
缱绻，更增添了一股高原雄浑豪放之势。

啊，西部玉树，流淌着亘古不变的中
华文明，流淌着孕育无限生机的勃勃诗
情。

做客藏家

那一日，雪霁初晴。我们一行应邀到
藏民家做客。

离藏民居住区还有好几十米远，就受
到热烈的夹道欢迎。藏民一家老少十来
口人迎候在村外的路旁。男主人旦科一
边说着“乔德毛！”（藏语“你好！”），一边为
我们一一献哈达，敬青祼酒，令人有受宠
若惊之感。在藏语中，“哈”是口、“达”是
马的意思，直译的话，就是“口上说的一匹
马”。自古以来，马在藏民生活中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他们的眼里，
一条哈达所表达的情感，重如一匹骏马。

进得屋来，刚刚坐稳，一碗热腾腾、香
喷喷的奶茶就端到面前。他们用铜壶将
茶叶煮沸，捞去茶叶，调入新鲜牛奶，再煮
开，就成了黄褐色的奶茶。吃前，需加少
许青盐。藏人说：“茶无盐，水一般”。吃

惯牛奶加白糖的我，初次吃这样的奶茶，
略有苦味，而听说藏民对奶茶倍有好感，
须臾无法离开，并把它作为招待贵客的风
味饮料哪！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这
该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写照。

奶茶未喝几口，一大盘堆积如山的羊
肉已放到桌子中央，冒着袅袅热气。肉块
呈条状，我想是肋排了，还带着一点点腥
红的血丝，可以看出，这肉煮得鲜嫩。这
就是传说中的“手抓羊肉”吧。只见羊肉
上插着一把藏刀，好客的主人已双手将羊
肉一一递到我们手上，显示对客人的敬
意。我用刀一块块割，一点点削。那把
刀，在我手上不听使唤，显得那么笨拙。
尽管我吃得慢，却吃得有滋有味。羊是新
宰杀的，做法又特别考究，一点也没有羊
膻味，难得吃到这上好的羊肉。以前吃涮
羊肉，只能算蜻蜓点水了。吃手抓羊肉可
以狼吞虎咽，大块朵颐，是粗犷豪迈的男
人风格。尽管吃得嘴油手滑，也是痛快而
过瘾。主人见状，也高兴地说：“尕正切、
尕正切”（藏语“谢谢”），如此，主人才觉得
客人看得起他，敬重他。

当然，还有糌粑、酥油、曲拉、酸奶之
类。吃过了，无论吃多吃少，都是对主人
盛情款待的一种谢意。

该告辞了。在离开藏民居住区的一
瞬间，我想今天在心满意足中存有一点点
遗憾。本想在青藏高原的牧区，一睹牧民
毡房的容貌，可如今，藏民大都结束了“逐
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住进了楼房小
区。房前的走廊、门窗的装饰，美观而又
精巧。

这一切，在冬天里是多么温暖！

美丽西北
第一次去马来西亚观光，是在

1997 年的晚秋。印象较深的是，那时
印尼正发生森林火灾，邻国马来西亚亦
受烟雾侵扰的影响，故街上不少行人都
戴着口罩。说起吉隆坡的景点，曾为世
界最高建筑的双子塔乃必游之景。虽
然塔楼高度目前已退居全球第十几名，
但40层与41层连接双塔的空中走廊，
仍占据世界最高过街天桥的榜位。不
过我对双子塔的内景并不感兴趣，而是
定位其为美丽的夜景。它的晶亮烁目，
比肩而立，巍然耸峙，只在夜色中才能
完美地呈现，实为现代都市极著名的世
界级人工名迹。后来我又有一次去吉
隆坡出差的机会，在宾馆房间窗口即能
远观如雪鳞闪闪的双子塔。不过整个
行程下来，和第一次来吉隆坡一样，终
无进内一探究竟的安排。至于吉隆坡
的皇宫和那座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前
者见众多游客与警卫争相合影。有些
军人还跨着白马，身形俊拔，威风凛凛
又态度随和，以固定的姿势配合着游人
们的摆拍。参观清真寺则须遵照宗教
仪轨，女性须围巾遮面；男性相对宽松，
但均须脱鞋、套上鞋套方能进入。

还去了马来西亚国会、独立广场、
茨厂街（唐人街）参观、购物，但整个旅
程下来，要说到令我印象最深的“奇
观”，则非北郊十余里、被誉为世界最神
秘洞窟之一的“黑风洞”莫属。甫一开
始，即对它“月黑风高”的景名感到好
奇。

随一辆旅游大巴进入景区后，首先
跃入眼中的，便是那尊高达140英尺的
印度大佛战神穆鲁甘王的金色巨雕，轩
昂地矗立在黑风洞山前位置，周遭遍布
各种印度教神像及彩绘建筑。之所以
叫“黑风洞”，说起来是和当时的人们缺
乏科学的认知所产生的解读偏差有关
——在古木森森、荆榛密布的半山丛林
里，深藏着数亿年才形成的3个石灰岩
大洞窟及 20 余处小洞窟，且从未被人
发现过。直到一百余年前，当地土著村
民发现每天早上有一股黑烟从山间冒
出，再由浓变淡向四周散去。到了夕阳
西下时，又见烟雾由淡变浓、由远及近
汇聚而来，然后再像黑云风卷般骤然消
失于山中。当时的人们还无法对此现
象作出清晰地判断，以为是鬼魂们早出
晚归而已。印度人听说后，就来山下建
了一座印度教的神庙，希图以此镇住那
些不安分的游魂。所谓“黑云”现象，其
实是由于半山的洞窟内无数的蝙蝠和
鸽子出洞觅食和晚归造成的，当地土著
便以“黑风”命名之。虽说建起了印度
教神庙，“黑风”现象并未由此消失，时
间一长，反而使这里的宗教色彩愈加浓
烈。纷至沓来的印度教徒们，渐而把黑
风洞当作圣地加以朝拜。

我的黑风洞之行，亲眼见到不少印
度祈福者放弃直达黑风洞口的缆车，为
了表示足够的虔敬，他们都打着一双赤
脚，在剃净的头皮上抹了黄粉，一步步
登上共约272级的陡峭阶石，向着心中
的圣境黑风洞攀行。当地导游告诉我，
现在还是旅游的淡季，到每年年初过

“大宝圣节”时那才叫壮观。大约有10
万至30万印度教信徒潮水般从四面八
方涌来，其中有些人还用钢针铁钩刺穿
皮肤，背负神像，一路唱着圣歌，以皮开
肉绽、近乎自残的方式前来膜拜。

黑风洞虽说大小洞窟有几十个，最
为著名的还是黑洞和光洞。进到黑洞，
气氛阴森神秘，通体顿感发凉。向四周
打探，有石柱、石笋、天坑等天然地质景
观可供观赏。洞内七拐八弯，恐有数公
里长。光洞就在黑洞边上，像一座宽深
的天井，阳光从洞顶的空隙射入，上下
足有百米左右的落差。罗摩衍那洞窟
内，还有各种彩绘神像和神袛壁画，可

谓斑斓多姿，琳琅满目，是宗教艺术粗
犷而生动的呈现。

如果说黑风洞是石灰岩溶洞群和
浓郁的印度教氛围组合而成的奇异景
观，那么人与动物在此间的共处，则充
满动态和灵性的谐趣。首先是各种建
筑物的屋顶、台座和山路、石阶上触目
可见的大小猴子。看架势，个个机敏耍
滑，且很善于盯梢，频频滋扰游客，多采
取突然袭击。谁手上或包包里有食物，
若不主动“供养”它们，极易招致抢夺。
倘未得手，便露出一口尖利的齿牙加以
威胁。它们也会欺弱，女性朋友尤其要
当心，来黑风洞最好带些香蕉之类的果
食才好打发这些“抢夺者”。亲见有位
中国女游客因躲闪不及，手臂上被猴子
挥掌挠出几道血丝，着实把她吓得不
轻。当然还有一种动物，很是讨喜，无
须防范，那便是穆鲁甘王佛像广场上那
些个灵动的鸽子。我的相册里，至今存
有一帧被同伴随机抓拍的照片：那是一
大群或步行或扇翅的鸽子环绕在我身
边，由于其中几只突然振翅凌空，遂惊
起哗哗一片雪羽。或因来不及作出反
应，我惊喜且不由自主地手抚头部、张
大嘴巴且瞪大了眼睛……这个生动自
然的瞬间，既摆拍不出来，也属稍纵即
逝的图景，却被咔嚓一下记录了下来。
以后一俟想起吉隆坡黑风洞之旅，便不
由自主打开相册加以回味，耳畔似隐隐
传来千羽翔集的沙沙妙音。为此我没
少夸这位同伴的“无意乃佳”和“眼明手
快”。

可能会有一种疑问，黑风洞作为马
来西亚一处重要的名胜，怎么成了印度
教徒的朝圣地？这当然是有历史渊源
的。马来西亚人口主要由马来族、华人
和印度族群构成，古印度文明曾主导马
来西亚相当长一段时期。虽然目前的
马来西亚信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但黑风
洞作为一种自然与宗教的珍贵遗存，无
疑成为国与国之间多元文化相互交融
的历史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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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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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性格使然，我非常欣赏季振
邦的散文随笔。十多年前吧，他发表在
报刊上看似平淡无饰、却含藏厚实意蕴
的千字文，我都一一品读。这些看似司
空见惯极普通、极平凡的话题，一到他的
笔下，则趣味盎然，生鲜俏皮得让人忍俊
不禁。不由你不赞叹：侬哪能价想得出！

因为喜欢他的文章，我会像小时候
看过的电影“三进山城“一般，在他的字
里行间“进进出出”。我中学的班主任张
老师也是季先生的粉丝，她告我，能否方
便的时候替她“请”一本《微生活》。于
是，就有了在38度高温下“三进”书城的
故事。说句老实话，近年于我而言，已经
没有光顾书店的兴趣了，但对季振邦的
散文是个例外。原因很简单：老师和我
都喜欢。

记得当年我在市党校学习期间，班主
任周老师向我推荐季先生发表在《清风》杂
志上“帽子”的文章，很为他幽默、诙谐的文
笔折服。文中他不惜用自我解嘲的语调和
口吻开刷自己，自行“降格”，数落自己头上
那顶“帽子”的种种“不是”，让人忍俊不
禁。于是，这篇千字文在来自各区县的20
多个学员中传了个遍，还有不少学员边读
边笑，大呼“幽默“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尽管时光的流水哗哗地流逝了20多年
前。当我汗流浃背在书城二楼向营业员咨
询季先生的随笔集《微生活》，他马上引我
到散文书柜前，在搜寻了一番后，他回答，

“可能书还没到。”哦，“书还没到”，瞧我猴
急的样儿，难道连新书从出版、印刷到上架
这一套流程的常识都忘记了！真是缺少知
识，缺少学问！“书还没到”这也是没得法
子的事，总不见得让营业员立马像刘谦一
般变戏法“变”出几本来！

第二次进书城是从金山探望老友回
来。散文书柜前，那位营业员善解人意地
笑了：你运道好，上午《微生活》刚上架，来
得早不如来得巧啊。看着营业员我也乐

了，呵呵，这叫有缘！捧着营业员递上来
三本《微生活》喜颠颠地打道回府，也是
巧，两位邻居在家和妻聊天。她们一看书
就笑了，这个写书的人蛮好白相的，现在
是微博、微信，伊弄了个微生活。我没有
料到这个看似平常朴素的书名，会得到两
位普通读者的“好感”，就如季先生书中惯
有的季氏幽默风格，一下子拉近了和读者
的距离。我更没有料到，两位邻居一定要
我将《微生活》转让她俩，理由很充分，还
给我戴了顶高帽子，金先生喜欢的书，肯
定有道理！“道理”当然有：“喜欢”，但这两
本书是早就说好送给我的老同学开华和
备元的，难道真的让我“三进书城”不成！
大概是她俩看出了我的难处，随即又给我
奉上了一顶“高帽”：人家都说你很热心很
幽默，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热心”我自个
可以打包票，但幽默是一种大智慧、大境
界，虽心向往之，但仍处在“向往”阶段。
就像当年工作生活在海滨小城，有热心的
读者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你的行文有季氏
的“痕迹”。可能的，初学者总免不了对心
仪的作者不随意的模仿，尤其是如我处在
缺少知识、缺少幽默的初级阶段。更有细
心的读者曾来访“揭发”，阁下常自嘲“嘲
别人要处心积虑考虑对方的承受力，是很
坏自己的脑细胞，而开刷自个是没有丁点
儿担心和风险”的所谓金氏幽默，是从季
先生哪里批发过来的。虽然我没有读到
他的文字，但是我信。他的达观和幽默、
诙谐的行文风格是极有可能的。我不知
以后有没有机会当面讨教。我想告诉他：
我的“原创”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
车间工作和工友戏话时的即兴“创作”。
如果季先生是后述者，会不会是引用我的
原创呢？！如果时期相似，我只能自作多
情地道一声：自嘲者所见略同。

于是有了三进书城的故事。几天后
在那位营业员的协助下，终于在书架里
发现了“她”。《微生活》就静静地竖立在

一排散文随笔里。素色的书封设计得很
低调，虽说低调亦是腔调和创意，但挠头
的是书名也是很微小，那是要考验购书
者的耐心和眼神的，对人老眼花者是种
折磨。哎，季先生啊，侬寻我开心啦，当
下微时代，你立马跟进微生活，与时俱进
一如既往微言大义，为读者呈送你的季
氏风格幽默的本意是不错，但我以为你
在审查样书时，是否能设身处地对我辈
人老眼花的读者购书时提供必要的方
便，总不见得进书城，随身带架放大
镜？！在书架前寻寻觅觅像只没头苍蝇，
设身处地考虑这部分读者的感受才是
哦。另外我要“告急”，书架上仅有两本
《微生活》被我收入囊中，否则我要在老
同学面前爽约而毁了自身的形象！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提“意见”对
季先生有点不敬，尤其是人家是沪上诗
坛名家，会不会“不适意“呢？但只要你
稍微浏览《微生活》里些许篇章，例如《台
历》《室内步行街》《女士与茶》《办公室咖
啡机》《调侃焦山》等充满自嘲和幽默的
千字文，当然，这离不开学识和智慧的支
撑，离不开一双善于发现生活真谛的锐
眼。人说文如其人，这个我有自信。十
几年前，参加上海作家协会的座谈会，作
协领导和季先生也在座。因为喜欢他的
文章，我即兴说了对他的希冀：大意是因
为多年没有读到他充满自嘲和幽默的文
章，非常遗憾，希望他继续自嘲和幽默，
不要让我遗憾云云。我没有料到，我的
即席发言会让我的好友冯君和魏君大惊
失色：你平时寻寻朋友开心在圈内很受
欢迎，但季先生是名人，你这么不敬，他
会不开心的。真是的，他们大概没有或
少看他的季氏风格的散文，他寻自个开
心都是“升级版”，我的发言根本上不了
他的“版”，真是多虑了！中场休会的时
候，两位好友好说歹说，一定要我去向他
打个“招呼”。拗不住他们的盛情，两位

陪我径直前往。季先生是个明白人，看
见这架势，他呼我，镜片后的目光洋溢着
笑意：金先生你发言说得非常到位，非常
到位，我是多年不自嘲和幽默了！两位
好友悬挂的心终于放下了，他们对我说

“没事了”。真是的，我说你们过虑了，你
们听请爽了吗，季先生评价我的发言是
两个“非常到位”！

季先生是沪上诗坛的掌门人，他是
懂得作首好诗的个中三昧的，因此他《微
生活》中独特的微视角让人目不暇接而
叹服。书中文章大都是读者耳闻目染的

“事”与“物”，都是生活中平常和普通的身
边事，但一到他的笔下，虽说是平实的语
言，但却活灵活现，生猛异常，在他看似漫
不经心的闲聊里聊生活、聊人生，让你情
不自禁地走近他对人生的感悟和思索，当
然，这需要对生活独到的观察和善于发现
的慧眼，尽管他一如既往的“低调”。印证
他“低调”是他季氏风格的自嘲和幽默。
他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恰到好处地触动读
者的笑神经，让你感受到季氏冷幽默的范
儿，进而悄悄地提升自己的亲切随和的光
辉形象，让喜欢他行文读者深感实受地领
悟到的可敬、可亲和可信！毋庸违言，自
嘲需要勇气、需要自信，更需要智慧，没有
对生活的达观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是很难
达到如此境界的！

自嘲和幽默代表一个人的人格魅
力、性感度和气场，低调是不可或缺的元
素。生活中不能缺少幽默，现代人需要
幽默，就如同鱼需要水，树木需要阳光。
因此，每一个人都喜欢幽默、向往幽默和
追求幽默。你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周遭的
亲朋好友，有几个人会不喜欢幽默呢？
读《微生活》让我常常想起英国诗人柯勒
律治说过的话，缺乏幽默感的人不能算
是很完善的人。我想自作多情地续补一
句，低调亦是腔调，因为《微生活》验证了
这一切。文如其人，我信！

三进书城

即将走出校园，我的校园美好生活，
也许会让我久久地留恋。

桂花香漫袖，捧起秋光一片，芬芳馥
郁。在跃然的光影中，静默伫立的建筑是
那唐顿庄园般的英语学院，伊斯兰风格的
东方语学院，东瀛风格的日本经济学院
……秋风将叶子一簇簇扬起，摇曳旋转落
在了我的手心里……

春夏秋冬，步履匆匆。今年已是我在
上外研究生生活的第三年，不知不觉也即
将划上句点。当毕业的脚步渐进，萦绕在
心间的离别惆怅和踏入新征程的慌乱无
措，交织缠绕，难以缕清。身为西索人，面
对未知的人生道路，不禁想扪心自问：我
想成为怎样的人？我应当成为一个怎样
的人？回首过往，过去的西索影响着今天
的我；揆诸当下，今天的我是西索前进步
履中的一个脚印；展望未来，身为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西索人又应当以怎样的姿态
迎接未来？

西索人，踏着过去上外的脚步成长。
《大学》中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
先后，则近道矣。”上海外国语大学与新中
国同龄，前身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
海俄文学校。知道是谁编写了最早的俄
文教材，是谁将俄语与上海话直接互译，
组织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百
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吗？就是
上外首任校长、著名俄语翻译家、出版家、
中国百科全书事业奠基人姜椿芳。知道
是谁首次将高尔基的《在人间》译介到中
国吗？就是上外前身上海外国语学院校
长，新中国俄语教育开创者之一，著名外
语教育家、翻译家王季愚。继承前人的志

向，拥有容纳整个世界的情怀，“格高志
远，学贯中外”逐渐成为每一个西索人的
立身之本。

西索人，同当下上外一起同心同行。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当前，正面临
世界关注中国、关注中国文化的历史机
遇，上外也在顺势而为。上外郭可教授在

《这就是中国》中表示，上外要致力于搭建
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
有由广大学子投稿的区域国别的研究探
索；有与人民日报联合发布，学子们为翻
译主体的多语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网
宣片《CPC》的宣传探索；有对外话语创
新基地的合作探索。致于心，扛于肩，践
于行。坚定自信，努力用多样的传播方式
为自信增一分特色，努力为对外交流增一
分亮色，让世界倾听中国声音，自信而为。

身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西索人应当
肩负使命、脚踏实地，践行“格高志远，学
贯中外”。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
实。一方面，要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
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将“小我”融入“大
我”，不断随国家、随上外书写青春乐章。
另一方面，举凡那些造福于民的伟大工
程，无一不是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
一茬干成就的。“躺平”不可取，“躺赢”不
可能，脚踏实地，将实干进行到底，收获精
彩人生，迎接美好未来。

磨砺以须，倍道而行。想对即将离别
的上外说，遇见你真好，能共度那点彩画
般的青葱岁月，触摸正在绽放的绚烂生命
真好。西索人是一个缩影，上外是一个起
点。蓝底图文的灯会在远方为你我点亮，
指引我们向下一站生活奔去。

我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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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 泱

缤纷缤纷 （（水彩画水彩画）） 胡曰龙胡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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